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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rutomo Ozawa 
1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，在赶超工业化的起飞阶段，贸易保护主义和外国直接投资（FDI）是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。最近成功的工业化经验表明，这种二分法忽略了种类丰富且细致入微的战略选择。考虑： •强有力的扩散型科学和技术（S&T）能力建设政策，侧重于专门化的小型和中小型企业（SMEs）是中国台湾省工业化战略的关键。 •韩国则注重促进学习和财团主导的技术收购，使这些企业足以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竞争中立足。 •对具有高度国际竞争力的巴西私营企业，公共资源在工程教育、技术培训和 S&T 等方面的分配至关重要。为实现足够高的规模经济，成功参与和跨国公司（MNEs）之间的研发（R&D）竞争，巴西开发银行大力资助当地私营企业间的整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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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中国追赶工业化2的自有品牌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强本土企业，培养科技（S&T）能力（尤其是高科技领域），以及吸引遵守国内严格的技术吸收政策的FDI。 缩短赶超阶段的关键因素在于：  教育和培训。在大学毕业生的供给方面，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工程学（与技术吸收最具相关性），成功赶超的国家已达到创纪录的增长率水平。 创新和技术扩散。通过体制创新，韩国、中国台湾、巴西和中国高度重视加快技术学习、增量创新和国内知识扩散。 企业发展。促进研究实验室、大学和私营部门间的人才和科技知识流动，有助于改善 S&T 和企业管理技能的供求失衡，促进能力建设和提升效率收益。巴西政府建立国有企业，并且一旦这些企业获得参与竞争所必要的能力，就使之私有化。支持原国有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战略已酝酿了 60 年以上，这一战略以国家支持的针对性大规模教育和培训（伴有学习补贴）为开端。 

MNEs.当存在有利的国内条件（尤其是关于技术吸收和能力建设政策）时，
MNEs亦有助于赶超进程。 这些战略往往依赖于国家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定，国家资助技术学习并精心策划杠杠工具——金融、对外贸易、财政、监管和体制——有助于对世界产品学习成果的有效利用；而私营部门通过加大研发、创新和培训力度，获得可持续的技术掌控水平和国际竞争力。实行明确且有效的规则，以便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实现所寻求的目标。 某些情况下（中国、巴西），FDI 在赶超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就整体而言，起主导作用的是东道国政策和战略，而非 FDI 流量。3了解 FDI对东道国的作用，首先需要把握东道国战略、政策和制度的基础。因此，不应将
FDI看作是完全外生的，也不应将初期发展政策视为必然不符合 WTO或与 FDI对立。 实际政策的重点变化广泛，从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（中国台湾）到培养财团企业（韩国），从间接的国家激励政策编排（韩国）到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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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），从着重依赖于 FDI（中国、巴西）到和跨国公司之间的正当技术交易（中国台湾），并包括以上策略的各种混合搭配。其共性包括：能力建设的重点战略，补贴国内学习过程，以及促进国内创业；在大多数情况下，随着进口替代的发生，出口导向成功时则会转变为出口型企业，不成功则被淘汰。现今这些政策的关键在于，建设和加强国内知识体系，推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营部门踏上可持续创新之路。 因此，问题并非 MNEs 是否合作，而是国内的先决条件是否得到满足，以便MNEs 可以通过 FDI 或其他方式，有效促进可持续的赶超发展。与 FDI 相关的国际技术扩散率加速增长，以及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并未使漫长的国内技术发展显得冗余，资助国内的学习过程通常必不可少，而且并非一定是低效的。诚然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赶超的步伐越来越快；但昂贵的自主学习过程并未过时。目前尚无法得到全面跨越式的可替代战略。 如果没有国内的吸收和创新能力，那么不论通过 FDI或者其他方式，都不能从国际知识流动中获益。初期发展政策则自然地——并不矛盾——与外部整合相一致。 
   

   （南开大学国经所研究生 张薇 翻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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